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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切实在太不公平 了 ! 我为什么要
忍受这样的屈辱 ! 我为什么总是处于服从他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第 2 2 页 )这无
疑是一种女性主体性书写
,
一种对 自从
“
母权
制的被推翻
,
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
的失败
”
¹ 以来
, “
女性成为他者
”
º的第二性
角色的颠覆性书写
,
无疑是写作女性在文化
多元
、
中心旁落的特定语境下质疑男权文化
秩序
、
反省男权传统道德规范而建构的女性
话语
,
具有女性试图 自我救赎
、
自我认识的意
涵和指向
。
从这一意义看来
,
《私人生活》就
有了建构女性主体而非
“
消解女性
”
的文本意
义和价值
。
陈染作为写作女性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建
构还不仅局限于男女性别关系的书写
,
在女
性与女性
,
女性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书写中也
同样表现出女性不从俗
、
不逐流的独立性
。
倪拗拗在 日常的家庭生活中
,
对母亲在和父
亲的关系
、
和 T 先生交往中显露的无奈谦恭
和唯唯诺诺心感惘然
,
她对女性的这种屈辱
的非主体地位
。
这里拗拗对女性连续性的命
运有了主体性的张看和反思
。
倪拗拗还十分
厌恶庸常无聊的生活
,
凡事有 自己的独立思
考
。
她人格 中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她的
“
自认
无耻
” ,
她 曾说
: “
我就是要做一个无耻的
人
。 ”
这一句
“
我就是要做一个无耻的人
”
和王
朔的
“
我是流氓我怕谁
”
乍看还真相似
,
但细
究起来
,
二者根本不同
。
王朔的
“
自认流氓
”
是
一种以恶抗恶
、
以恶化恶的随波逐流者的心
态
,
是一种暂时还未取得权力面对权力持嫉
恨态度的破罐破摔的心态
,
从根本上来说是
顺应社会以保全 自己的心态
; 而倪拗拗的
“
自
认无耻
”
是建立在和社会庸俗无聊试图决绝
的基础之上
,
是一种相对于大家 以
“
楼楼抱
抱
,
沉迷于轰轰烈烈的恋爱
,
头脑休闲
,
追求
轻松和肤浅
”
为
“
不无耻
”
的意识来说的
。
因
此
,
她的
“
自认无耻
”
就是不愿同流合污
,
不愿
从众媚俗的心态
,
一种清高 自持
、
坚守孤独的
主体性姿态
,
是一种
“
众人皆浊
、
惟我独清
”
的
高蹈的心态
。
她的那句
“
我是残缺时代里的残
缺的人
” ,
前者
“
残缺
”
是一种文化的病态
,
后
者
“
残缺
”
是一种被动地适应这个病态社会的
心理和素质的缺乏
。
后者的
“
残缺
”
其实正是
一种难得的对个人
,
自由
、
个人独立性的拥有
,
还有一种超越了女性主体意识的人类主体意
识的拥有
。
再看《一个人的战争》
。
林 白笔下的多米
也不是纯粹的欲望化的客体
,
而呈现出一定
的独立 自主性
。
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多米
在文本中以一贯之的不断主动获得 自我愿望
满足而不断自我 冒险
、
自我突围和自我寻求
的艰难历程中
。
因为刻骨铭心
、
纯情浪漫的爱
情故事而激起的对艺术化生活方式的向往
,
她和倪拗拗一样敢于 自我冒险
,
在与矢村的
爱欲发生中去认识世界也认识 自我
。
她在下
乡插队时为了更好的工作单位和更好的 自我
发展不顾一切抓住投稿的机会
,
与青年导演
N 的那场
“
傻瓜爱情
”
也多是出于一个 30 岁
女人的灵肉完满之计
。
当得知 N 徒有其表而
情爱无能时
,
她领悟了
“
爱 比死残酷
”
而主动
逃避和跨过了这
“
爱
”
的深渊
,
继续寻求 自我
的发展
。
没有传统男权文化书写中弃妇式的
自我毁灭或难以 自拔的伤心欲绝
。
到了J匕京
不到半年就淡忘 了虚伪冷酷始乱终弃的 N
,
为寻求在都市的自我生存而不得不委身于一
个老头后
,
她的灵魂依旧在逃避
,
依 旧在寻求
自己的归宿
。
这是一个女性主体在商业主义
的物化世界
、
在残酷的男权社会中不断探索
、
不断前行的漫漫长路中做了的和能做的
。
无论是 《私人生活》还是 《一个人的战
争》
,
女性书写和女性人物的独立意识都清晰
可见
,
并呈露出不可忽略的思想认识价值
。
这
样的女性写作至少不是
“
消解女性
”
的写作
,
但我们同时也发现文本中女性作者在竭力张
扬女性主体
、
与男性意识抗衡时不是按照一
种理想化的模式构建相应具有完整统一独立
人格的女性形象
,
而只是依照生活逻辑塑造
了具有复杂性格甚至不无人格分裂的女性角


